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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始设的合浦郡，区域广阔，下辖徐闻、合浦、

高凉、临允、朱卢五县。仅合浦县，按现代地理度之，就大致相当于今广西北海、

钦州的全部和防城港、玉林的大部及广东廉江等地，本文所阐述的今合浦县仅是

汉代合浦县中的一小部分。汉王朝在陆上丝绸之路多次受阻之后开辟了海上丝绸

之路，合浦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一跃成为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六十八平方公里

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浦汉墓群和正在考证中的始发港码头遗址，是

历史留给我们的两大财富。围绕这两个主题开展的工作，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广西

考古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一、合浦汉墓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合浦汉墓的考古发掘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八十年代起随着地方经济的蓬

勃发展，配合基本建设的发掘全面展开。

1957 年 4月间，广东考古工作者到时属广东所辖的合浦县，在杨家岭和廉东

钟屋各清理砖室墓一座，均为长方形双券顶式，出土陶罐、陶壶、陶盂、银戒指、

铁匕首、“五铢”和“半两”铜钱、铭文砖等
⑴
。这是见诸于文字的较早有关合浦

汉墓的科学发掘资料。

1970 年 7月，位于县城东南郊望牛岭的合浦县炮竹厂在基建时发现一座大型

土坑竖穴木椁墓，并于 1971 年 10 月开始发掘，至年底完成。这座墓的封土直径

达 40米，高 5 米，分主室、甬道、南北耳室和墓道等部分，全长 25.8 米，最宽

处有 14米，其中主室长 7.8、宽 5.1、深 8.8 米。出土的随葬品非常丰富，共 245

件，有铜器、漆器、陶器、铁器、玉石器、琉璃器和金器等，其中以铜器占大部

分，世人所熟悉的龙凤灯就出自这里。墓中还出土不少琉璃、玛瑙、琥珀等各种

饰品，发掘者认为应是从海路输入。建国后广西地区发掘了许多汉墓，但象这样

规模宏大，结构复杂且随葬品丰富的西汉晚期木椁墓，还是第一次，这在当时可

以说是广西考古的重大发现
⑵
。



1975 年秋，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和我区文化局举办的考古训练班在

堂排发掘了 4 座西汉晚期墓葬，均是带墓道的长方竖穴土坑木椁墓，棺椁人骨均

已朽，葬式不明。除 2 号墓外，其余三座均在早年被盗，所余的随葬品不多。2

号墓为夫妻异穴合葬墓，随葬品丰富，其中女墓有 87 件，男墓有 143 件。这批

墓葬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随葬大批兵器和农具，说明汉代对巩固边陲和发展农

业生产相当重视；墓内发现保存完好的稻谷，这在广西还是首次；出土的荔枝果

壳、果核，是这种岭南名果栽培的历史见证；出土与我国西北地区“胡人”颇为

相似的陶俑和大量的琉璃、玛瑙、琥珀，说明了当时合浦一地内外交流的广泛性
⑶
。

1984 年 9月，为配合基建工程，合浦县博物馆派员在凸鬼岭清理了两座汉墓，

出土文物一批。墓葬均是夫妻异穴合葬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年代为西汉晚期。

这两座合葬墓特点明显，女墓比男墓埋葬的时间晚，墓穴也小，随葬品亦少，这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两座墓的形制亦不尽相同，对于我们研究

汉代的合葬习俗有重要的意义
⑷

1986 年 4月，合浦县博物馆在丰门岭配合第二麻纺厂的基建工程，抢救发掘

古墓十多座，并发表了其中 10 号墓的简报。该墓是一座穹窿顶合券顶砖室墓，

由墓道、前室和二个后室共四个部分组成。西后室安放尸体，陶器和铜器大部分

放在墓的东后室，少量放在前室，装饰品都出自西后室。这座墓的出土器物大部

分制作精细，如铜提梁壶、铜碗、铜鼎、玉猪、玉蝉、金花球等，最值得一提的

是两件玉猪，在广西汉墓中还是第一次出土。这座保存相对完好、形制特别的墓

葬丰富了我们研究合浦汉墓的资料
⑸
。

1991 年 7～8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为配合县粮

食局直属仓库的库房建设在城南约 2 公里的母猪岭发掘墓葬 6 座，编号 Ml～M6。

这批墓葬的规模较小，属中、小型墓，均为砖室墓，分属东汉两期，其中 M2、M4、

M6 为单室墓，Ml、M3 为双室墓，M5为带甬道的双室墓。除 Ml外，其余 5 座都受

不同程度的破坏。这批墓葬出土的随葬品种类以陶器为主，水晶、玛瑙、琥珀与



琉璃珠等饰品较多，铜器、金银器和石器较少。随葬物虽然不多，但其造型、装

饰等均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为合浦东汉墓的分期提供了重要资料
⑹
。

1995 年 5月，为配合位于与合浦接壤的北海中站三合口农场兴建移民住宅小

区，共发掘墓葬 37座，但较完整的只有 M9和 M32，其余均盗扰严重，所出的随

葬品不多，随葬

器物的组合情况也不甚明了，但墓葬分属东汉两期还是基本清楚
⑺
。这里是

合浦汉墓群分布的南界，有助于我们了解汉墓群各个区域的情况。

2001 年，为配合基建，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城南约 4 公里的

九头岭发掘墓葬 6 座，除一座为明代墓外，其余均为东汉墓。墓葬有砖室墓（4

座）和砖木合构墓（1座）两种，所出土的器物共 211 件（组），绝大部分出自分

别代表这两种形制的保存完好的M5和M6a、M6b，其中陶器127件，铜器57件（组）、

铁器 14 件、滑石器 3 件，此外，还有金戒指、银戒指、银手镯、骨刀、石砚及

一大批饰品，品种丰富、数量众多，而且出土不少精品。在形制上，这次发掘填

补了合浦汉墓乃至两广汉墓一些形制上的空白，更难得的是这批墓葬给我们建立

了当地东汉墓分期的准确标尺，如 M6a、M6b 出土的 B型Ⅱ式Ⅲ式、D 型和 E 型陶

壶，A 型Ⅱ式Ⅲ式、B 型Ⅱ式Ⅲ式、C 型、D 型陶罐等器物在属于东汉前期的 M5

中都没有出现，十分明显。此外，墓葬中还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黄金、水晶、玛瑙、

琥珀、琉璃珠饰品，对于研究汉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及海外贸易等有重要意义
⑻
。

罗屋村汉墓是配合罗屋村村民住宅安置的抢救性考古发掘项目，于 2003 年

11～12 月进行，共清理墓葬六座，均为砖室墓。该墓地盗扰较为严重，随葬品多

已无存，有的甚至连铺地砖都被撬走，从墓葬形制及有限的出土器物特征来看，

年代应为东汉晚期，甚至可能晚至三国。本次发掘有两个新的发现：其一，在 M3

墓口两侧发现两列纵向柱洞十个，排列整齐，两两相对，这应是墓上建筑的遗存；

其二，墓区西边的 M6，游离于墓群之外，其平面呈长方形，盖顶平铺，墓室长

1.75 米，宽仅 0.3 米，高仅 0.2 米，其内除一小陶罐外未见其它遗物，这座小型

墓葬的主人应为一孩童。这些发现为广西汉墓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⑼
。



出土文物的研究方面，较零星。有蒋廷瑜《汉代錾刻花纹铜器研究》，文中

多涉及合浦出土器物，对汉代这种錾凿出繁缛精致的几何纹样和动植物图案的青

铜器种类、制作工艺、时代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⑽
，出土玻璃器的研究却较为系统。

黄启善等认为广西目前所发现的古代玻璃器皿，都是钾玻璃，还没发现属于我国

早期的铅钡玻璃系统，也没有发现属于西方古代的钠钙玻璃系统。所以，可视为

我国自制产品，甚至有可能是两广地区的地方产品。当然，不完全排除外来影响

的因素
⑾
。有关玻璃器皿是进口还是国产这个问题关乎海上丝绸之路等重大问题

的研究，我们认为可缓下结论。一方面要加强东南亚和西亚诸国有关发现的了解

和研究，另一方面要注意找寻烧制玻璃器的窑址等考古迹象。

经过考古工作者几十年来的发掘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合浦汉

墓西汉晚期、东汉前期、东汉后期三期的断代标尺基本确立。

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初步研究

《汉书·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这一段几

百字的记载清晰地勾画出西汉中期前后的一条从合浦郡始发通往印度、斯里兰卡

的中国最早的官方海上国际贸易航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

它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团，那就是作为始发港的合浦港在现今的具体地理位置。

以往见诸于报刊和专著涉及该问题的观点纷杂，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看法：

（一）位于现合浦县城的西城区
⑿
。

（二）位于现南流江出海口附近。“合浦古港在今北海市东北约 12公里的合

浦县乾体乡、南流江出海口的‘三叉港’，从江口进人数公里一段，江阔水深，

俗称‘西洋江’
⒀
。”

（三）在今县城西南靠近县城处。“我们认为汉代合浦港的出海港口应在今

廉州镇西南附近，但也不可能远至‘西洋江’一带
⒁
。”

（四）在浦北旧州
⒂
。

我们阐述的合浦港是依据前文《汉书·地理志》的文献记载，在考古学分期

上所指的年代当为西汉中期及晚期的前段。前三种观点认为合浦港在现今县城的



西面或西南面，在聚落考古学上难以成立，不能解释为什么近几十年来在合浦汉

墓群范围内发掘的近千座汉墓中西汉墓所占的比例很低，而且少与合浦港年代相

当的西汉中期前后墓葬的事实。我们也考察过浦北旧州古城，在这个城址内没有

发现汉代的历史文物和遗迹。今浦北县境内虽然发现过一些汉墓，但时代较晚，

数量很少，相反，则发现南朝墓较多，所以，当地应是到了南朝以后才发展起来

的。

不可否认，在论述合浦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时，我们尽管有文献的确

凿记载，但缺乏考古学的实物证据。基于这种认识，2002 年 3月，广西区文化厅

委托我队成立《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合浦港的调查与研究》课题组，开

展以考古学为主导的多学科研究，经过两年多不懈努力，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发现了合浦第一个西汉中期前后与海上丝绸之路记载年代相当的文化活

动区，结束了当地有史载而无考古实物的历史。该文化区的具体位置在石湾镇大

浪村古城头村民小组至石康镇多葛村，是一条长约 1500、宽约 200 米的狭长沿江

地带。在这个范围内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刻划纹和几何印纹陶片。有泥质陶和夹砂

陶两种，颜色以灰黑色为主，少量红色和灰色，纹饰有方格纹、米字纹、水波纹、

回字方格纹、席纹等十多种，纹饰纤巧繁缛、拍印清晰，与当地发现的东汉墓甚

至西汉晚期墓的出土遗物迥然不同，经过研究和测试，我们认为其年代当属西汉

早中期。此外，作为一个聚落，文化区还具备城址和墓葬两大要素。新发现的两

座墓葬，使我们以前划定的汉墓分布北界只到堂排一带的认识得以拓展，而且通

过今后的考古发掘应能填补合浦汉墓早中期的缺环。

2．古城头城址的年代经考古试掘确认为西汉早中期，且有可能是公元前 111

年建立的合浦县县治。《大清一统志》：“合浦故城在县东北十五里多懽乡”，道光

十三年修《廉州府志》引用此说。多懽乡，在今石湾周江口诸村，史载与古城地

望吻合。古城出土的遗物与合浦建县的年代相当，该城的构筑方法、规模也与其

它地区发现的汉城大致相同。西汉合浦郡的人口仅“户万五千三百九十八，口七

万八千九百八十”，乐观地估计现合浦县地域内充其量也只有三几千人，能动用



如此大的人力物力筑一个城，绝非易事，这也从侧面说明该城有可能是人口相对

集中的县城。

3．发现的码头遗存应是《汉书》所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由有三：

其一，我们经过大量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综合合浦当时的人口状况，认为

这种大规模的西汉文化活动区在当地应是唯一的。从考古学意义上说，作为一个

早期的遗存，由于人口稀少的缘故，城址、墓葬和港口都是不可能单独存在，一

旦确认其中的任一元素，其余均可合理推断；其二，城址南北东三面为护城河，

仅西侧临近古河道，从西城门通往水路的道路仅此码头，其余城墙边坡离河边仅

二、三十厘米，陆路人货都无法通行。由于当时的航船小，难以抵御巨大的海浪，

甚至后来历代的名港，包括广州、泉州等无一不是建在靠近海湾的河汊，早期的

合浦港更不会例外。当时的合浦港依托宽阔的河流，水道深邃，又地处亚热带，

终年不冻，四季可通航，且离古海湾不远，无论南流江转运货物，还是船舶安全

停靠，都十分方便，不失为一个天然良港；其三，考古发掘所见的码头，地层叠

压清楚，虽经漫长岁月，夯筑的弧形平台、台阶步级及其北面相连的伸出江面供

停靠船舶、装卸货物的船步都清晰可见。船步与现代沿海沿江港口伸出水面的码

头原理是相同的。

三、汉代窑址的考古调查

目前已确认的汉代窑址群位于县城西南郊的草鞋村一个当地群众称为“小岭

上”的台地上，南流江的支流西门江从其西南流过，窑址距岸边十多米。

1990 年合浦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对该窑址进行考古调查，发现沿台地四周修筑

的窑口 10 个，均为马蹄形窑，平面略呈方形，由窑门、火膛、窑床、烟道四部

分构成。窑址及其附近地表上散布了大量的陶片，废品堆的厚度达 2米，以板瓦、

筒瓦的为主，也有少量的陶罐残片和砖块。瓦一般为背饰绳纹，内饰乳钉纹；陶

罐为方格纹底加圆形戳印纹；砖的一面拍印绳纹，也有部分拍印方格纹。在台地

的西北角发现一段汉砖的构筑物，疑是当时的排水道。

窑址的包含物与合浦汉墓出土的器物比较，明显具有东汉时期的特征，所以



窑址的年代定在东汉应无问题。而窑址的用途应是烧制板瓦和筒瓦，亦即俗称的

“瓦窑”，少量陶罐残片和条砖应是窑工的生活用品和作坊的建筑材料，不似该

窑产品。

四、并非结语

合浦汉墓的发掘和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已发掘的汉墓

数量很多，整理发表的仅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不少珍贵的资料还常年装在

箱子里，既不整理，也不移交入库，不但不利于文物的保护，还制约了研究的进

一步开展。合浦公元前 111 年建县，但与此相对应的墓葬还没有发现，寻找这个

缺环、建立合浦地区完整的汉墓编年，不能不说是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考古工作

者的重大使命。此外，有关汉代墓葬所涉及的深层次的思想、信仰、文化方面的

研究还有待深入。

关于合浦港的调查与研究，虽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要得出令人信服的

结论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比如城址的文化层薄，历年破坏严重，找不到完整器

物，拟通过发掘双坟墩二号来弥补的计划，还有待实施；作为一个西汉文化活动

区有关居住和墓葬群的了解还不够，考古勘探和发掘必须继续；码头遗址的最后

定性还有赖于古城西门外探方西扩在古河道位置中的发现等等，甚至汉代的古海

岸线等相关研究也要加紧进行。

不能不提到的是，作为合浦汉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草鞋村窑址，其

被破坏的速度惊人，除自然力外，人为的因素包括垦荒、开沙石场等也不容小视。

在最近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原确认的 10座窑口一部分因崩塌、挖土已荡然无存，

委实令人痛心。该窑址作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我们呼吁尽快按有关规定划定和

公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护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

存，并在条件成熟时，有步骤地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弄清窑址的文化内涵。

（写于 200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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